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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

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八路军。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军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46年9月中旬起，我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从此，我军一直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当时战事繁忙，各部队改称的时间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忆昔话往】
我生命中难忘的四十五天

——1963年任丘千里堤抗洪小关分洪纪实

（梁吉祥口述  迟俊华撰写）

口述人：梁吉祥，任丘市北辛庄司马庄村人，1944年参加工作并入党。1961年任任丘县水利科科长。防汛时职务为任丘县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兼防汛办公室主任 。

    1963年的洪水是海河流域20世纪最大的洪水。造成这次洪水的原因，是1963年8月上旬的一次强度大、历时长、范围广的罕见暴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北京至新乡的京广铁路两侧。暴雨中心两个，白洋淀上游的滏阳河系暴雨中心在内丘县西部，10天降雨总量达2050毫米（往年平均值400—600毫米）；另一暴雨中心是大清河系的满城县司仓，7天降雨1303毫米。暴雨造成山区山洪暴发，平原一片泽国，大小河流漫溢溃堤决口，形成巨大的洪水向任丘涌来。7日滹沱河北大堤安平段刘吉口决口，洪水沿小白河向任丘倾泄；10日，保定东部洪水漫流南起潴龙河北至拒马河约50公里的水面涌入白洋淀，大清河河水猛涨，倒溢白洋淀。任丘县域形成南水涌，北水顶，西水猛“三水围攻”的危难局势。这几股巨大的洪水汇流到白洋淀，九河下梢的白洋淀南、北、西水同时到达，水位急剧升高。决堤溃堤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着天津和津铺路的安全。一场保卫天津与津浦铁路安全的抗洪斗争开始了。

1963年7月31日

白洋淀上游，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区山洪暴发，加上平原地区泽国径流，大小河流洪水猛涨，京广铁路洪水漫流。

当时我在任丘县防汛指挥部做千里堤汛前准备工作。下午4点，暴雨骤至，此后一连六七天大雨未停，共降雨800多毫米，全县大部分地区受灾，党员干部带领6000多民工积极排涝。
8月8日
白洋淀上游河流入淀流量：7910立方米/秒

    凌晨3点多钟，沧州地区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惊醒了我，水利局局长刘志强说，“上游已降雨1000毫米以上，大部分河流决口，水库崩塌，保定南大桥（21.5米高程）桥面上已能行船，千里堤可能要承接几万个流量的洪峰。”听到这我惊呆了，“你们马上研究措施，快速行动，坚决保护千里堤，保护天津市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放下电话，我跑步去找县长王满刚。王县长在乡下组织排涝连续工作两天两夜未合眼，此时刚在办公室躺下休息。真不忍心叫醒他，可水情紧急顾不了许多了，我喊了几声见他仍在沉睡，狠心拿起一杯水浇在了他头上……之后，我们去找县委书记张书林。此时，地委书记曹庶范、副书记张辉也赶到这里，听完我的汇报后，领导马上研究措施，部署行动，这时不到4点。书记叫我立即给中央防总发电报，我在电文中简要说明了汛情，说明所需人员和物资，最后注上“十万火急”，书记看后改成了“万万火急”！即发。凌晨4点半，县委召开防汛紧急会议，会议决定：㈠、停止“四清”运动，一切服从防汛。㈡、备足防风桩10000棵，抽调15000民工，即日赶往千里堤。㈢、各村在家群众不论男女老幼能参加劳动者都打围村埝，注意人身安全，保护公社粮站和生产队仓库。会议要求，距离近的公社书记跑步回去，远的骑马。这时是早上5点。令行禁止，任丘县争分夺秒的抗洪战役打响了。

8月9日—10日

白洋淀上游流量：15650立方米/秒

白洋淀十方院水位11.11米 超过千里堤保证水位0.61米 千里堤告急！

    9号、10号，任丘市境内全部进水，县域最高点钟楼也能走船，各村田地全部进水，村村都打了护村埝。10号下午，我奉命上千里堤。防汛指挥部研究决定，以西大坞为点，千里堤分南、北两段，由防汛指挥部成员分段负责堤防情况。北段由陈书缙副县长负责，南段是王满刚县长和我。深夜，我去查看梁沟东堤险工段时，堤顶已有五六十米淀水漫溢，驻守该堤段的县委组织部部长田锡黄请求防护措施。我说，马上拆除险堤段堤上的旧房，用旧房土坯打一米半宽、七公寸高的防水埝。梁沟村支书董大乱立即带上民兵组织拆房。拆房时，有一户老人死守房屋，董支书再三说明情况也无济于事，无奈我只好指挥民兵强行将老人架出了房子。房子得以顺利拆除，后面几家都积极配合，按要求筑起了防水埝。我抽身去找王县长，在堤上发现一群男女用砖头堵一过水门口，我问明情况告诉他们，砖头是不能防汛的，要用土围埝才能防水，你们还是向北京发电报请求援助吧。他们听说我是防汛办指挥，都说可见到救命恩人了……事后，我觉得自己还挺会救人，原来他们是电影《小兵张嘎》摄制组剧组人员，来任丘拍电影后半段嘎子在白洋淀船上养伤片段，如果没有救起他们，恐怕也看不到这部传世经典电影《小兵张嘎》了。

8月11日
白洋淀十方院水位11.26米  超过保证水位0.76米 

出现堤顶坍塌劈裂和70多处漏斗

千里堤全线告急！
11日，我守在千里堤十二孔闸。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地委副书记张辉电话传达了中央防总意见，14点之前在千里堤扒口分洪。情况紧急，来不及开会，电话安排部署。分洪地点选在了千里堤小关村北，那里地势比较高，淀内水深较浅，又是沙性土质，后期堵口也容易。为了分洪顺利，分洪的事情是严格保密的。决定抽调西大坞村的150名党员团员和民工执行任务，但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小关村北至七孔闸的民工撤走，因为守护该段千里堤的民工都是分洪口附近村的人。撤走护堤民工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立即找到了青塔公社的主任孙文兴，他说民工们已经排涝两天两夜，昨天下午又连夜赶到这里守护千里堤，没吃没喝，你现在又叫我们转移，实在是太困难了。反正我是叫不动，你处分我吧！有句话不是说“宁带千军，不带一夫”吗，民工们都是老百姓，你是防汛副指挥，你就枪决我吧！正在我们争执的时候，从七孔闸方向飞来两辆自行车，车上的人大喊，“梁科长，快跑！这里大堤保不住了，来了洪水啦，快到梁沟东堤去！”民工们闻此言都一骨碌爬起来，顾不上疲惫，拔腿就跑，一会儿功夫，所有人全部转移走了。这真是“兵不厌诈”！来送信的人是我们水利科的同志，是县领导派来支援我做工作的。当我走到防汛段最南边的时候，看见还有几个人没走，他们依托大树架木为巢死守大堤。我大喊，洪水来了大堤都保不住，树还能存在吗，快到梁沟找你们部队去……（这些淳朴可爱又坚韧的老百姓们，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心里装的是国家，而不是自己！）

我回到七孔闸，制定扒口方案，根据民工数量，扒口150米，自西向东，每5个人一条沟，每沟相隔5米。向上汇报后，同意！马上执行！到中午12点我回到分洪地点。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相关单位的干部都到达了分洪地点，西大坞的民工还没有来。可急坏了我们，眼见分洪任务很难在2点完成。在这维系着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口，刻不容缓！于是我提议，我们干部动手，先扒开几条一米宽的口子先行过水，大家听后都没意见。赶到分洪点的一共19个人，分别是：县长王满刚、副县长杜长春、地区民政局局长郭厚坦、水利科副科长卢桂林、科员丁章朋、法院副院长任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姜吉恒、党校校长吕志民、民政科员任恩进、公安局副局长李树森、邮电局党支部书记张树才、检察院检察长张清泉、工会主席程福祥、地区水利干部左振民、锁井乡指导员盛恩明，还有3人记不清名字和身份了，加上我。（现在，这些人活着的只剩下我，他们都不在了。）
我们每3个人一条沟，开挖过水沟，公安局副局长李树森警戒站岗。刚开挖不久，就听到郭县长(郭厚坦，原任丘县长，时任地区民政局长不久)大声喊：“老梁，快低头！”这时只见我头上“嗖”地飞过一把铁锨，随之传来责骂声：“好啊!水利科的人偷堤呢，打死他!”原来是看护堤防的石村支书，以为我们在偷堤。李局长讲明情况，他马上带人撤走了。2点40分我们扒开6道口门过水。下午3点，西大坞的180名民工乘快船赶到，5点，完成扒口500米的破堤任务，淀水顺利下泄。
当时干部和民工们的心情都难以言表，任务是完成了，但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该村支书张林不慎被一民工用铁三齿挂破了肚皮（干部和民工都是只穿一条短裤，近乎全裸），当时他愣是没有察觉，还在那不停的破堤，经我大声提醒，才把已露出肚皮一尺多长的的肠子托进去，后送去抢救直到没有生命危险。最后我也筋疲力尽晕倒在了泥水里。（19名干部，在保卫国家安危的时候，在千钧一发时刻挺身而出，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他们是人民的好干部，是我们永远的骄傲！）第二天，白洋淀水位仍急剧上涨，县委又组织了200人扩大了分洪口门，使泄洪量达2000多个流量。
8月12日—13日

白洋淀水位每10分钟上涨2厘米  分洪效果不明显

12日早上9点，我迷迷糊糊被地委书记曹庶范叫醒，他说要不是水情严重不叫你。现在分洪口下泻3000多个流量，但是白洋淀水位还是每10分钟上涨2厘米，我们研究，除了扩大分洪口没有别的办法。这时一向少言寡语的卢桂林副科长说：“农民们已经秋收无望了，再扩大的话，冬小麦也种不上了。”其实这是大家共同的看法，不过是一直放在心里，一切以大局为重！王县长说：“筑堤也不是上策，现在从鄚州城墙挖土，用拖船运输很困难。”“老梁，你有什么意见?”我要了一下淀内最高水位和分洪口水位情况，觉得水位落差太大，相差了3.5米，正常情况不应该这样，分析很可能是淀内赵北口老滩的苇子阻水严重，阻挡着淀水向分洪口流动，影响了泄水。打掉阻水物应该能增加不少泄洪量。曹庶范书记说，好，那你马上去办这件事！当时我心里也打鼓，想不出用哪种又快又好的法子去除阻水苇子，便请教在淀内弄船的安新船工。听完我的介绍，他们很愿意去除阻，马上组织了30多人乘船赶到赵北口苇荡，挥舞着大镰，割除了阻水苇子，到下午太阳将落时完成了任务。

傍晚又下起了大雨，我们几十个人在船上过了一夜。13日早上，王村闸所报告说，上游飘来的苇子把泄洪闸门堵了三孔，形成了苇坝。我听完吓了身冷汗，来不急请示汇报，和船工们商量了一下，还请他们帮忙，他们欣然前往。洪水翻滚着涌入闸门，形成巨大的漩涡，人船不能靠近。他们提议用铁锚固定拖轮和大船，将铁三齿和四齿绑在大竹篙上勾住苇坝，用机船和人工一同拉拽苇坝。两个小时后，苇坝拆除了，大闸恢复了过水原样，我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这一夜，解放军海陆空部队和支援物资也及时到达，送来抢险大桩812根，防风桩4448根，草袋13万条，麻袋4000条，煤132吨，成品粮85万斤，咸菜2.5万斤，千里堤抗洪实力不断增强，险情逐步缩小。

8月14日
白洋淀十方院水位涨至11.58米，（为1963年汛期最高水位，也是1919年白洋淀有水位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千里堤两水夹堤，白洋淀水位下降不明显。上游各大水库于13日全部闭闸，14日下午，又在大清河榕花树和赵王新渠右岸两处分洪。

8月15日
白洋淀水位缓慢回落  但仍超过保证水位0.87米
堤防威胁主要来自风浪袭击
这天刮起了大风，白洋淀水天相连、风起浪涌，汹涌的波浪凶猛地冲刷着千里大堤。梁沟东堤约200米堤段破坏严重，四颗防风桩被连根拔起，波涛越过堤顶打坏子埝，河坡50多间房子也被冲塌。大堤随时都有被冲垮的可能，情况十分危险！在这危机关头，解放军战士和护堤民工，人挨人手挽手直接跳进水里筑起了一道人体坝，顶着汹涌的大浪保护千里堤防。有一危险堤段无人守护，在这紧要关头，来了一队女民兵，都是水性很好的淀边人，我称她们“女子敢死队”，见到险情二话不说每个人裹上一张草蓆，直唰唰齐整整跳进水里，用身体抵御风浪侵袭，保护着堤坝，度过了险情。（当时的群众不论男女都纯朴得让人心疼。现在看来，也许会有多少的不理解。在那个年代，所有人的心思都很简单一致，那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安危，毫无保留牺牲自己。）

当然，抗洪斗争的主力军还是人民解放军，他们护堤、筑堤、运送抗洪物资，贡献很大。风浪过后，沿堤群众为军队战士和民工们献棉衣、腾房子，军民更加亲密，防汛信心更加坚强。

后来，我陪同省水利厅厅长戴哲夫去下游王村大闸查看泄洪情况，到河里一看满眼都是漂浮的尸体和牲畜遗骸，真是惨不忍睹啊！（采访到这的时候，梁科长几经控制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年过80的他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的是老百姓，看到老百姓受苦，就像用刀剜自己的心。提到当年往事，梁科长说又像是回到了1963年，他依然热血沸腾。我们相信，他会向后人相传那个年代最宝贵的财富——以国为家，以民为本！）

文安防汛指挥部县武装部长张义忠向戴厅长汇报文安的灾情，他痛哭流涕地说，庄稼没有了，老百姓有条件的都跑到城里，沿堤的都上了堤。问到水情，说人坐在文安城门（高大约5米）的草垛上可以洗脚了。希望组织安排来船救人，这时我突然想起厅长的老家就是文安小戴庄的，急忙告诉张部长，速去照顾戴厅长家人。谁知戴厅长一听就火了，“你们不要这样，要一视同仁。”当时我和张部长泪流满面，相视无语……
8月19日

泄洪4天后，白洋淀水位回落。副省长郭芳来到鄚州，研究堵口事宜。22日，由省水利厅厅长戴哲夫、沧州专署副专员阎国钧、任丘县县长王满刚等7人组成小关堵口指挥部。24日，抽调在千里堤防汛的干部202人、5823名民工和124只船参加堵口。

8月28日

堵口正式开工。采取了分散水势、逆流堵口的方法，用草袋从两端打坝，向中间靠拢。大坝合拢时发生滚坝，又采取了沉船堵口的办法。9月10日完成堵口，大坝堵口长1280米，完成土方3.5万立方米，耗资35万元。小关分洪口，从8月11日扒开至堵闭，30天泄洪11.66亿立方米。任丘位于行洪区，全县只有麻家坞、蔡村、吕公堡、长丰4个公社因地势较高，依托自然沟渠，在4个公社的周围筑起了防洪埝，农田没受洪水侵袭，其余公社农田全部被洪水淹没。由于县委县政府抗洪措施得力，全县村村筑起了围村防洪埝，只有邻淀最低洼的清河口一个村被水淹没。全县无有一人伤亡。

9月15日

千里堤防汛任务胜利结束，中央和省委大力表扬了任丘，天津市委市政府代表天津市人民，向任丘县委县政府表达了敬意和感谢！“任丘人民是团结无比的！是坚不可摧的！是英雄的人民！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当年，任丘市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没有低于往年，水灾中任丘县无一人死亡。

采访后记：采访结束的时候，梁科长，这位80岁的老人给我们爆了个小料，当年抗洪的惊险不必说，就工作和生活环境来说实在是特殊，当时他还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真实记录了环境的恶劣和人们的劳顿：“昼夜腥臊臭，遍地屎尿流。蚊蝇凶似虎，十有九人愁”。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毫无怨言，毫无懈怠，一心抗洪，一心保家卫国！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这种不屈的意志始终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里、血液里，骨髓里。
注释：

白洋淀：位于大清河水系中游，承纳大清河南、北支九条河流的泄洪沥水，称“九河下梢”。 白洋淀周边堤防环绕，有千里堤、新安北堤、四门堤、淀南新堤、障水埝等，总长203公里。

千里堤：白洋淀千里堤属国家一级防洪堤防，是保卫京津两市，京九、津浦铁路，华北、大港油田的一条重要防洪屏障。在任丘境内堤防总长 69.14公里，主堤全长45.3公里，起自任丘、高阳县界，经小关、西大坞、枣林庄、十方院到苟各庄以下任丘、文安县界止，其中，小关至枣林庄长25.8公里，是防御白洋淀洪水的重点堤段。

十方院：河北省最早的水文观测站，位于白洋淀出水口，赵王河上口，主要记录白洋淀水位、雨量、蒸发量、水温等数据，白洋淀平均水位以此水位为标准。

（作者单位：任丘市委党史办）
【专题史料】
1963年沧州抗洪斗争

冉  旭
1963年8月，沧州专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水灾，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斗争，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一、严重的汛情

从8月2日开始，沧州专区上游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特大暴雨，10天时间，降雨量达800～1000毫米以上，雨量过大引起山洪暴发，各河洪水凶猛下泄，由南往北，从西至东，直奔下游沧州专区流域。同时，区内又连降暴雨，洪沥交加，全区很快形成了河、淀高洪围攻，陆地沥水浸泡的严峻局面。到8月10日，区内主要的“四河一淀”的洪水都突破了保证标准。白洋淀最多曾吞入上游各河流量7710秒立米，在8月9日开始涨水后的27小时内，就涨水2.9米，超过1956年历史上最高水位0.23米。子牙河臧桥水位从8月6日2时起到12日22时止，最高达到18.68米，流量1770秒立米，超过保证水位1.18米，超保证流量1070秒立米。南运河系各河道也都大大超过了行洪标准，四女寺减河流量达到1314秒立米，南运河最大泄量达到413秒立米，捷地减河承泄流量190秒立米。同时各河高洪持续时间也都超过了往年，仅按超保证标准计算，白洋淀为11天，子牙河21天，四女寺减河28天，南运河17天。总计泄量约为87.33亿立米（不包括白洋淀）。由于各河、淀水势猛、水位高、持续时间长，形成了全面紧急告急局面。白洋淀和子牙河一部堤段一度与堤顶持平，有82.18米长的堤段漫过堤顶，仅靠子埝挡水。就在白洋淀小关分洪和子牙河东岸溃决后，水势仍持续上涨。南运河、四女寺减河和捷地减河有的堤段水面距堤顶仅有20厘米，堤防破坏相当严重，险情不断发生。据统计，各河、淀共出现严重险情626处，其中堤防坍塌脱坡458处，长30806米，出现漏洞168个。由于堤顶受到高洪长时间的冲击浸泡，大大削弱了抗洪能力，有些堤段溃不成堤，时有决口危险。

在各河水势急剧猛涨和全党全民奋力抗洪抢险的同时，沧州专区上游不少河道发生了侵溢决口，大面积洪水顺势又向我区西部内陆县份倾泄下来。8月6日，滹沱河北大堤在衡水专区安平、饶阳等地决口，7日清晨洪水冲入肃宁，连破三道防线穿过肃宁全境，经河间西部向北，7日流入任丘；加之白洋淀在小关分洪、南北洪水汇流，基本淹遍任丘全县。由滏阳河上游地区平面压下来的洪沥水，于8月11日夜间突破京开路、沧石路，直逼交河、献县。滏阳河、子牙河在大大超过保证水位后，于12日夜间漫溢溃决四处。又加漳河决口洪水沿港河地区东侧下泄，更加大了水势。三股洪水汇流在一起，冲过交河、献县、河间的部分地区和沧县、青县运西地区，沿子牙河到南运河的广阔地带，向北倾泄，水势之大，闻所未闻，一般平地水深3米左右。沧河公路附近较1956年水位高达1米。当三股洪水汇流下泄，下游水势猛涨，在二十五孔桥采取分泄措施后，青县防线刘家河溃决，又造成了运东青县、黄骅县的严重紧张局面。这样，沧州专区就形成了横跨大清河以南、黑龙港河地区约200华里宽的两个大行洪区，运东北部也遭到洪水侵袭。由于洪水面积广、来势凶猛、毁灭性很大，洪水所到之处，庄稼淹没，村庄轻者围，重者毁。据统计：全区被洪水淹没的土地490万亩，水围村达到1376个，共倒塌房屋72万余间，死亡189人，伤286人，死伤牲口2311头，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均遭到严重损失。

由于各河道洪水凶猛，加上决口洪水的大量倾泄，使沧州专区很快形成了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局面，不仅直接威胁着全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也严重威胁着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天津以及我国重要的交通命脉——津浦铁路的安全。在千钧一发、紧急万分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减少洪水灾害，保卫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全区人民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以赴与洪水展开了顽强抗击。

在洪水到来之前，专区连续召开了两次紧急电话会议。按照上级要求，部署了抗洪工作，发出“全区立即动员起来，丢掉幻想，以无限负责的精神，坚决战胜洪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天津市以及津浦铁路的绝对安全”的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和各有关局、处、科长等共654人，迅速分赴各河、淀坐镇指挥，地委书记曹庶范在千里堤一直坚守在最困难的地段上。盐山四女寺减河老河口口门在水势猛涨、取土困难、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盐山县委书记韩进先亲临督战，迅速筑成了顶宽11到15米的大坝。经三昼夜突击，共抢修河道险工、堵闭涵洞、沽口和清除阻水物等工程1757处，在“四河一淀”大堤上抢筑高1米，顶宽1至2米的子埝912.5公里，为战胜特大洪水创造了条件。当洪水到来之后，堤埝长时间、高水位情况下，均是水涨埝高，有效地抗住了洪水，保住了大堤的安全。

自8月中旬起，全区先后形成了两大行洪区和一大分洪区。行洪区，一是由子牙河两岸至保定专区高阳县由西向东北，宽50多公里；二是由南运河西岸至子牙河东岸由南而北，宽40多公里。分洪区在南运河以东，北起青县马厂减河，南到捷地减河黄骅县道安段，宽约60公里。行洪、分洪区平地水深一般2至3米，一片汪洋，惊涛骇浪。

二、行洪区的抗洪斗争

行洪区所有进水村庄的干部群众，奋起与洪水搏斗，并在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大力支援下，首先将老、弱、病、残、儿童、孕妇等送出险区，进行了妥善安置。随即又把大牲畜以及贵重财物，及时抢救脱险，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减轻了洪水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和灾害损失。

在洪水到来之前，交河县就全力以赴投入了防汛抗洪斗争。为了保生命、保牲畜、保财产，首先加强了防洪工程，固守堤防。对老盐河南岸和黑龙港河东岸等主要行洪河道、堤防工程普遍进行了加高加厚。其次是普遍组织发动群众抢打护村埝、搭架子、绑筏子、准备熟食。三是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组织行洪区和低洼危险村的人、畜、物资财产转移撤退。县委、县政府动员了124部汽车、3台拖拉机、130辆马车连夜抢运。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内就转移出老弱妇孺31000人，牲畜3000头，粮食2560000斤，还有其他物资，一部分转移到泊镇，一部分转移到交河县城。　　

全区直接受洪水威胁的村庄，还迅速组织起29万人的抗洪大军，因势利导抢修顺水埝7条，长490公里，束水下泄，并加高了护村埝，减轻了灾情。全区有千余个村庄，动手早、行动快，在洪水到来之前就抢修了护村埝。但洪水之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接着，又全力以赴加高堤埝，才保住了村庄。　　

南皮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南运河的抗洪斗争。洪水到来前，首先整顿组编队伍，加固堤防，备足物料严阵以待。洪水到来后，建立了严格的责任制，巡堤查验，严防密守。在防汛紧张阶段，南运河大堤共投入民工（包括抢险队）达22423人，县委书记周荣彰、副书记刘子炎、刘国珍等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指挥。投入南运河的县、社干部共286人。还组成了以县委副书记王玉林、副县长王子孚为首的后方供应指挥部，支援前方。在南运河大堤连年失修、遍体鳞伤的情况下，南皮县对问题较大的九段大堤（长1500米）进行勘验，堵塞大、小浪窝1968个，堵闭闸涵、沽口13处，整修砖石坝13处，长1370米。二是查坡、夯坡。通过查坡，发现并夯实洞穴5876个，夯坡166992平方米，消除了隐患。三是为了做好迎接特大洪峰的准备，南皮县调集22000多名民工，用12天时间普遍进行了大堤的加高培厚工作。(1)子堰普遍加高1米；(2)堤顶普遍增高1米；(3)修戗堤6300米；(4)休整抢险道57条。

严防密守，做好巡堤查验工作。分工业段，建立起严格的责任制，水情紧急时，做到重点险工一米几人，一般险工一米一人。对民工进行思想教育，除进行思想发动提高责任心外，还组织学习防汛知识和抢险办法。县防汛指挥部组织各公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民工建立“三结合”普查小组，了解险堤情况，派人驻守险堤，发现险情立即报告。

南运河以西沧县黄递铺公社贾洼东村，两面靠河，地势低洼。全村2200人，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秋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8月13日早晨，接到公社紧急通知：上游特大洪水已逼近交河县城。村党支部书记李春亭立即召开党团员大会，通报洪水情况，商量抗洪对策，召开全体社员抗洪保村誓师大会。有几百名青壮年劳力参加突击队，抢筑护村埝，突击两昼夜，筑起了周长1500米、高2米的护村埝，还搭了架子、绑了筏子以备应急救人。14日下午，洪水包围了村庄，护村埝全部临水，水势猛涨，将要漫埝。全村总动员，突击一昼夜，把护村埝加高1米。靠近堤埝住的党员和群众舍己为公，毅然扒了20多间土坯房，用来加固堤埝。有的拿来炕席，有的拿来了准备打家具的木板等做防风浪物料，并修了戗堤，保住了堤埝安全，保住了村庄。
交河县很多地方河道堤防大面积漫溢决口，护村埝一道道被冲破，房屋倒塌，人不得食，畜不得草。很多群众爬上树，有的站在水里，呼喊求救。紧急关头，县、社党委动员全体干部开展抢救工作。由县委书记、县长、公社党委书记、社长亲自带领，奔赴受灾村，昼夜抢救灾民。从水中、树上、高架、窑顶、坟头等处救出灾民20230人，分别安置在城关镇、泊镇、南运河大堤等32个集中点上。另外还给留在村里吃不上饭的灾民，送去了熟食30000多斤。期间上级派飞机空投了粮食和救灾物资，被救灾民深受感动。

三、分洪区的抗洪斗争

沧州专区各河淀抗洪斗争都关系到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在全区大部分地区被淹的情况下，各级领导加强对干部民工的思想教育，一切从大局出发，响亮提出“保卫天津市、保卫津浦铁路”的战斗口号。为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绝对安全，8月11日，上级决定在任丘小关村北破开千里堤进行分洪，但淀内水位仍在上涨，一时难以回落。8月14日12时，白洋淀十方院水位涨到11.58米，超保证水位1.08米，为有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比天津市内地面高8米左右。任丘县境千里堤段长52.6公里，淀水面超过堤顶，仅靠子埝挡水，随时有溢决的危险。地委书记曹庶范、副专员阎国钧等专县领导与3万多名干部群众一起，昼夜奋战，克服了近处无土可取和物料缺乏等困难，做到了水涨埝也高。8月19日，堤埝遭到了8级西北风的袭击，风大浪高，不少桩松动了，防风埽把被浪头打散了，堤埝土不断发生塌落，所有守堤人员不分昼夜战风浪，护堤埝。千里堤抗洪总指挥、副专员阎国钧把上级确保千里堤的要求和决心，及时传达贯彻到每个抗洪战士中去。大家群情激奋，“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高亢声浪响彻千里堤上空！解放军某部官兵在梁沟村西堤段上用身体筑起防风屏障，许多人看到风浪冲击堤埝，心急如焚，自动地把铺板、炕席甚至把被褥都拿出来挡风护埝。在最紧急时刻，来不及搞防风设施时，几万名干部、部队官兵、人民群众都跳进水里，手挽手，肩并肩，筑成人墙，挡住了风浪。专区水利局技术员刘建璞顶着大风检查堤防时，发现西大坞堤段有30多米长的防风埽被冲毁，堤肩将要坍塌，出现严重险情，他立即组织20多名会水民工，带头跳进水中和民工一起，抢修好这段防风工程，使大堤转危为安。刘建璞自白洋淀水涨直到水落，在千里堤坚持了34个日日夜夜。在堵闭小关分洪口门时，不仅及时为领导出谋划策，还不顾个人安危，趟急流、泅深水、探路线、架浮桥，手脚被水泡肿了，身体累瘦了，一直坚持到抗洪斗争胜利结束。他被评为河北省抗洪斗争模范。

在南运河、四女寺减河、大清河沿岸抗洪的30多万民工、军工、铁路职工等，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正确指导下，奋力抢险，水涨堤高。特别是津浦路沧州段内，外洪内沥将要淹没路基时，人们日夜奋战，用草袋、麻袋装土筑起护路墙，保证了列车畅通无阻，从四面八方运来了大批抗洪和救灾物资。

8月20日，洪水仍居高不降。为贯彻落实省“缓滞南水，速泄北水”的抗洪方针，省防汛指挥部决定，由沧州专区在二十五孔桥进行分洪，以加快洪水直接入海速度。地委书记曹庶范不顾长时间奔波疲劳，又从千里堤险要防线乘直升飞机迅速赶到歧口海边，亲自指挥已到位的军工和民工，采取爆破等办法破开了海岸道，为加速洪水直接入海打通了出路，缓解了洪水对天津市的威胁。

由于在二十五孔桥进行分洪，加之马厂减河倒漾南溢，平地水深2米多，沿马厂减河以南到捷地减河黄骅县道安段以北，凶猛下泄，致使运河以东的青县、黄骅县、沧县的部分公社也都处于紧急状态。在这决定成败的最后关头，地委副书记张辉、沧州军分区政委王慎民等领导干部迅速赶到第一线亲自指挥，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同抗洪大军一起奋战，鼓舞了抗洪大军的士气。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已经打好的1.5米高的束洪埝、护村埝普遍加高到2米，做到了水涨埝高。青县还把上游冲下来的柴草打捞出1.5万多公斤护在堤埝上，抗住了风浪冲击。黄骅县闫辛庄防线上的1000多名守堤干部和民工，在最紧要时刻全部跳入水中组成“人墙”挡住了风浪，保住了堤防。

北大港泄洪指挥部齐家务分部在抗洪斗争中，积极抢救安置灾民。专、县、社共同组织了72人（医生33人）的专门班子，周围各村设立了接待站。黄骅县派出大车近200辆，汽车一部，大木船90多只赶赴静海县和北大港区的一些村庄，经过10余天的抢救，救出灾民30000多名、牲口4305头，分别安置到黄骅县的7个公社、54个村庄，并抢运出粮食、被褥、衣服等大量物资。为了妥善安置灾民，县人委发布了关于“妥善安置灾民的布告”，县委在齐家务、吕桥两地召开了公社书记、村支部书记会议，各村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团结友爱的教育，黄骅县广大群众主动为静海县灾民腾房，共腾出房子2100余间，搭窝铺360余个，盘锅灶、磨面、备柴，迎接灾民。对缺粮、缺款的灾民及时支援，共供给粮食170021斤，筹集煤款5917元。对病人采取了送医送药到门，使1523名病人得到了及时的诊治。

8月20日展开了北大港泄洪斗争，是全省抗洪斗争的最后一条战线，也是争取抗洪斗争彻底胜利的最后一次决战。黄骅县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这场战斗，除了当地民工，还有海军工兵、各地工程技术人员和爆破力量的支援，采取人工战术和人工爆破相结合的方法，大力突击破口工程。地面工程完成以后，立即在深水激流中展开水下作业，拔木桩、清石块、挖掘口门，使用水下爆破技术，割除了港内过水道的芦苇。经过20多天昼夜突击，在青县、黄骅排水渠的左右两堤和北大港西围堤、南围堤破口796个，全长达10419米；在北大港东部从歧口向北直到大港东围堤的老马棚口以北，搞通了六大口门，长2308米，土方量达到709000立方米，打开了一条重要的泄洪出路，使上游洪水奔流入海，水位逐日下降，大大减轻了洪水对上游的威胁。

战胜1963年的特大洪水，全区战线长、任务重，投入人力多，既要守护四条河道与白洋淀大堤，又要在两个大行洪区进行抗洪、顺洪斗争。全区共投入了5708名脱产干部，动员组织了民工、军工404472人，共抢修河道险工、堵闭闸涵、沽口、拆除桥引道等共1757处，抢堵子埝长达78万米，做土方477万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抢险使用的物料计木材58847根，麻袋、草袋671600个，蓆27657张，铅53吨，照明用油14吨。在全专区的三个行洪区，修起了顺水防线7条，长达49.9万米，约计土方303万立方米。

从9月21日起，运河以东分洪区水位逐日下降，各河道堤埝全部脱险。至此，全区的抗洪斗争历经一个多月的奋斗，既完成了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安全的艰巨任务，又保住了运河以东分洪区青县、黄骅县、沧县三县的116万亩大秋作物并获丰收，取得了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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